
书 院 概 说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

叶贞元年间（公

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中

年）官方设立的丽

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

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职责为收集整理、校勘

修订图书，供朝廷咨询，兼作皇帝侍读、侍讲，类

似宫廷图书馆。唐末五代，读书士子多隐居避乱

读书山林，后发展为聚书授徒讲学，常以书院命

名读书讲学之地，遂演化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

至宋初，形成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如：白

鹿洞、岳麓、嵩阳、应天府、石鼓、茅山等书院。南

宋时期更吸收、借鉴佛教禅林讲学的制度，使书

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经元、明而不衰，至

清末，随着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衰败，近代新式

学堂的诞生，古代书院才逐步改为学堂。书院在

中国大地上存在了

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

书院一般是以私人创办或主持为主的，也

元 —



邪说”；

有家族、民间出资筹办的，多数得到朝廷和地方

官府的鼓励和资助，或赐名、赐匾额、赐书；或赐

银、拨田产，成为私办官助、民办公助的办学兴

教的形式。

大多数书院是由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发展而

成的。主办者或主持人以书院为基地，研究或传

布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书院也以著名

学者的学术成果为主要教育内容。书院生徒多

是慕名师来学，并将从师学习与个人学术志趣

紧密结合，边读书、边学习、边研究。这就形成学

术研究与读书讲学融为一体、相互结合、相互促

进的独特教学方式和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的师生多以醉心学术、潜心修炼心性

为目标，因此多数书院反对科举，反对追逐名

利，师生多数厌恶科举、淡泊仕途，隐居山林胜

地，超然观世事，冷言论朝政，以清高脱俗、持志

守节相标榜。经常与当权执政者的现行政策和

直接利益发生矛盾。如南宋的朱熹书院讲授程

朱理学，曾被列为“伪学”、“禁党”，明中叶王阳

明在书院传授陆王心学，也被视为“异端

明末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

政，裁量人物”，更被定为“东林党案”，东林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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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禁毁，并殃及全国书院。正因为如此，元代和

清代，都曾对书院加强控制，使书院官学化，纳

入科举考试的轨道，使之与官学一样，变成科举

考试的附庸。

书院与各级官学既有互补的关系，又有异

趣相峙的抗衡关系。一般说来，官学不兴，书院

勃兴，弥补了官学数量不足。特别是朝廷无暇顾

及兴学设教，无力兴办官学，往往鼓励、支持书

院发展，书院成为满足士子读书要求，保持社会

安定的重要手段。一旦朝廷有可能集中精力发

展官学，书院便被冷落。在千余年书院发展历程

中，多次出现官学盛书院衰、书院兴官学败的交

替互补的势态。由于官学更多地受到科举考试

制度的支配和控制，务虚文、逐名利，造成官学

弊端丛生，教学全无“德行道艺之实”，书院往往

起而纠官学之偏、革官学之弊。官学与书院呈现

出异趣相峙、并列抗衡的局面。

从总体上看，官学的课程和教学比较冗繁

呆板，过于程式化，而书院的课程和教学比较简

约灵活，师生有较多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早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曾借鉴古代书院的

办学传统，肯定书院课程简约、教学灵活，师生



共同研讨，悠然自得，师生感情融洽，远优于官

学。

书院基本属于私学性质，但它不同于一般

的私塾、社学、义学。可以说，书院是一种高级形

态的私学。书院的教学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多

数书院往往都是某一学派的活动中心或研究基

地。书院既是学校，又是研究机构，同时还是一

个学术团体。而一般私塾、社学、义学等多数是

启蒙教育的性质，主要是识字、日用常识、基本

伦理、行为规范的灌输和训练、应试备考的初步

准备。在古代私学系统中，可以认为，一般私塾、

社学、义学属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范畴，而书院

基本上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当然，有的时期，书

院设置十分普及，有些书院也承担部分初等教

育的职能，特别是一些家族式书院，即使如此，

书院也与私塾、社学、义学有明显区别。

讲学和学术研究是书院主要的活动内容。

讲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成为书院教育的突出

特点，结合的方式灵活多样。通常由书院主持者

主讲，每讲立一主题，称为明立宗旨，讲授其研

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

形成讨论式教学。有时书院延聘不同学派的名



市〕在岳麓书院曾有

有着

师来书院讲学，书院师生共同听讲，开展论辩，

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如：朱熹曾邀陆九渊至白

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讲

学方式，发展成一种“会讲”制度，实际把书院讲

学变成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学术争鸣论辩的研讨

会。如：朱熹与张栻〔

“朱张会讲”。这种讲学方式，更进一步发展成

“讲会”制度，各书院轮流主办，邀集其他书院师

生共同讲论，当地官员、士绅、民众均可自由前

来听讲，从而扩展为以书院为中心的地区性学

术讲习活动，并且订立了完整的“讲会规约”，有

的范围波及数郡县，听讲者达一两千人。如：明

代紫阳书院讲会，订有“紫阳会约”，东林书院讲

会，订有“东林会约”等。这种方式，在南宋和明

中叶十分普遍，几乎成为书院讲学的主要方式，

对文化教育、学术思想、世俗民风产生过极大的

影响。

祀

书院的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是开展祭祀

活动。书院的祭祀同宗教祭祀或祖先祭

重要区别。书院的祭祀活动着眼于教育功能，多

数除祭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着重祭祀本学

派的创始人和代表性人物，同时祭祀对本书院



创办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宣扬他们的事迹，

牢记他们的学术旨趣，怀念他们的功德，为师生

树立仰慕和仿效的典范，成为进行学派学术渊

源和书院奋斗历程教育的好形式，形象具体生

动，效果极佳。

搜集、收藏图书也是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

内容。书院顾名思义，以藏书丰富著称于世，每

个书院都成为当地藏书最丰富齐备的场所，许

多书院专建藏书楼、藏书阁或书库，成为书院建

筑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书院的藏书活动既为

书院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又为当地

士民、乡绅查阅、咨询提供了方便。不少书院还

自行刊刻图书，书院主持者或主讲人的讲义和

研究成果、书院生徒的听讲笔记、读书日记，经

过整理，刊刻成书，既保留了教学科研的成果，

又扩大了社会影响。现今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

珍本书中，就有不少是“书院本”。这种将图书

馆、学校教育、研究机构集于一体的独特组织形

式，对后世颇有启迪之效。

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不复存在

了，然而书院优良传统仍有极强的生命力。近代

致力于教育改革、文化更新的不少人士经常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心研究中国古代书院，从中吸取营养，寻找借

鉴。近年更有创办新式书院的尝试。人们也许可

以看到，书院这种古老的文化教育特有的组织

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书 院 的 起 源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

形式，对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

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书院教育的许

多特点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引起了各方面的重

视。近些年来，在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学者

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书院的起源历来是书院研究者十分关注的

问题。几代学人曾以不同的学术观点，从不同的

角度进行过探讨，得出过不尽相同的认识和结

论，对人们认识书院教育的本质特点提供了多

方面的启示。

从中国教育史的角度探讨书院的起源，主

要是需要探明具有讲学活动的书院起于何时。

为此，很有必要对书院的性质和特点作出恰当

的界定。根据现有认识，综合各家的研究成果，

我们初步界定为：书院教育是指以私人创建或

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的图书，聚徒讲学，重



书院之名始于唐

视读书自学，师生共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的特

殊教育组织形式。其中，广收图书、聚徒讲学为

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探讨中国书院的起源和书院教育发展史的。

现有史料证实，最早使用书院之名的是唐

代官府。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随笔》一书中明

确指出：“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

集贤书院皆建于省朝。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

之所也。”袁枚的说法成为书院研究者所公认的

最权威的结论。这一说法肯定了两点：第一，最

早使用书院之名者是唐玄宗时创置的丽正书院

和集贤书院；第二，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官

府的修书之地，而非士子肄业之所，是官府皇宫

的图书馆，而不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

院。据《旧唐书

丽正书院，也称丽正修书院，又称丽正殿书

职官志》记载：唐玄宗开元五年

（公元

内库，专设校定官四名。《新唐书

年），在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

百官志》则

称：开元六年（公元 年）乾元殿改称丽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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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专设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

开元十一年（公元 年）又在光顺门外置书

院。开元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也置丽正书院。这

就是说，自开元五年至开元十二年（公元

一公元

年

年）唐玄宗先后在乾元殿、光顺门

外、明福门外三处置丽正书院，抄书、修书和校

书。

年）夏，

集贤书院，也称集贤殿书院。据《旧唐书

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三年（公元

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

随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的丽正书

院也改为集贤书院。

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的基本职能是修书、

校书。其动机和目的重在显示唐代统治者崇儒

问道的精神和功德，同时也表明唐代统治者继

承和弘扬历史传统、以古鉴今的决心和善举。

起初唐玄宗的大臣名儒褚无量，认为内库

旧书自唐高宗以来，一直藏在宫中，历时久远，

逐渐丢失、损坏，奏请派专人缮写、刊校，以便弘

扬经籍之道。这项建议深得玄宗赞同，遂令在东

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并广采天下异

本，进行刊校。经数年努力，四部经籍，得以充



创置丽

备。玄宗十分高兴，命褚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

功。

有一天，玄宗召集张说和礼官、学士等，赐

宴于集仙殿。玄宗对张说讲：今天，朕与卿等众

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为集贤殿。遂改丽正

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并命张说主持院事。很显

然，集仙殿明显有道家、道教的意味，改为集贤

殿表明了崇儒的精神。

有一次，中书舍人陆坚提出：集贤殿书院学

士用人不当，而供俸太高，耗费过重，无益于国

家，主张罢免众学士。张说听到后，公开予以驳

斥，指出：自古以来，帝王功成之后，往往有骄奢

自满之失。有的大兴池观，信佛奉道；有的迷恋

声色，腐化堕落，耗财扰民。如今，皇帝崇儒问

道，亲自讲论经籍，聘请众多豪俊之士

玄宗得

正书院，作为天子礼乐之所，所用费用极少，而

所获益处却极大。陆坚之言，实无道理

知，深信张说之言有理。陆坚由此而不再受重用

了 。

自西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成为历代封建

统治者普遍遵循的治国方略。收藏、整理经籍成

为统治者尊孔崇儒的重要举措，也是统治者炫



官志

耀功德的重要标志。搜集、收藏、刊校、整理经籍

成为朝廷的一件大事，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

唐玄宗创置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正是为了表明

《旧唐书

继承和弘扬历史传统，增强统治威力的决心。

职官志》，曾详细列举历代藏书、校书

之事，以证明唐玄宗置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正是

继承汉魏以来的历史传统，也表明丽正书院、集

贤书院是由汉魏以来的秘书监、文德殿、文林

馆、麒麟阁一类的官府藏书机构发展而来的，并

具有类似的职能。

百

不过，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较前代的

藏书、校书机构职能有所扩展，新增了咨询、顾

问、侍读、侍讲的职能。通过“刊缉古今之经籍，

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发现“天

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上奏请求征集，

“其有筹措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

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据《新唐书

集贤殿书院注”称：唐玄宗“尝选耆儒，日

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大学士侯行果等曾

侍讲《周易》、《老子》、《庄子》。侍讲后，玄宗经常

赐酒宴，学士与玄宗燕饮为乐，前后赋诗唱和，

多得玄宗嘉赏。



《全唐诗》中保留了几首君臣酬和诗，可以

帮助我们判断书院设置的确切时间和部分活动

内容。唐玄宗的诗有一首是《春晚宴两相及礼官

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诗前有序，注明时间为

“乙丑，开元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还有一首

为《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

字》，其前几句为：

广学开书院，崇儒行席珍。

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

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

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

表明唐玄宗崇儒论道、继承古今礼乐，革新制度

文章的心愿。

张说的和诗，也极力颂扬唐玄宗的功德。一

首为《恩制赐食于丽正书院宴赋得林字》：

东壁图书府，西垣瀚墨林。

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

还有一首是《赴集贤院学士宴应制得辉字》：

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

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

欲知朝野庆，文章日光辉。



书院教育起于唐末五代

校理图书，征储贤才

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作为为朝廷刊缉经籍，

，侍读侍讲，承旨筹策，撰述

待制，辨别邦国大典，以质史籍疑义而备顾问应

对的馆阁，固然同聚徒讲学的书院有别，所以，

它不是作为“士子肄业之所”的通常意义的教育

组织。然而，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较汉魏

以来的秘书监、文德殿、文林馆、麒麟阁一类的

朝廷馆阁专为“修书之所”有所发展，增添了侍

读侍讲，以质史籍疑义的新职能，不能不说它已

步入宫廷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具备了特有的

教育功能。特别是搜集、收藏图书，理校经书史

籍，极大地启发了社会上一批读书士子利用藏

书，在个人研读的基础上，发展成授徒讲学的教

育新思路。因此，唐代官府创置的丽正书院、集

贤书院，虽非士子肄业之所，但它对于书院教育

发展无疑也产生了明显的诱发作用。

作为教育组织性质的书院起源于民间的私

人聚书讲学活动。

私人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从孔子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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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舍、

创私学，到诸子百家率徒讲学，私学大盛，奠定

了私人讲学的良好基础。秦代虽明令禁私学，而

事实上私人讲学禁而不止，至汉代私人讲学更

蓬勃兴起，并创立了私学的高级形式

精庐。杨荣春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一

书中说：“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

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也说过：“在唐以

前，私人授学之所，名曰精舍。谢承的《后汉书》

云：‘陈实，字仲弓，归家立精舍讲授，诸生数百

人’，‘董春，会稽余姚人。立精舍，远方门徒从学

者常数百人。诸生多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

手请问者百人，追随上堂问难者百余人’，此即

书院之前身。六朝以后，此风愈盛，僧道又各有

精舍，以授其徒。此盖书院之前身云。”

将汉魏以来的精舍或精庐看作是书院教育

的“前身”，这是很有见地的。一方面表明了书院

教育是私人讲学悠久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汉魏以来的精舍或精庐，只

是书院教育的“前身”，还不是唐末五代以后的

书院教育本身。

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是私人藏书聚徒讲

学。民间或私人具备藏书条件，构成书院教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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